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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读经典”话题：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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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天，为何读经典

讲 坛

□主讲人：刘跃进

▶▶▶相关链接——

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传统
的民族，必然有自己经久不衰的
经 典 。 经 ， 是 经 久 不 易 之 书 ；
典，是规范神圣的典册。经典穿
越历史烟尘，让千百哲人的思想
光辉照进不同时代读者的精神世
界。在文化资源极大丰富的当
下，经典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心
灵滋养作用。从经典中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助于我们增
长中国人的底气和自信，更能凝
聚中华民族磅礴力量。日前，第
35 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京举行。
中州古籍出版社邀请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特聘
教授刘跃进先生，就“今天，为
何读经典”这一话题与现场读者
分享，这是他在活动现场所发表
的主旨演讲。现整理编发，以飨
读者。

▲《从师记》刘跃进 著

有关“经典”的话题很多，从
大的方面说，无外乎两个问题：一
是为何读经典，二是如何读经典。
两个问题，角度不同，内容也不一
样。如何读经典，专业不同，见解
自然不同，见仁见智，没有定论。
为何读经典则是“老生常谈”的话
题，我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肤浅
的认识。这里，我想从一个大的历
史时段来试图再作说明。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经济
时代，知识更新非常迅速。据说，
18世纪以前，知识的更新速度为
90年左右翻一番；而20世纪90年
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了3至5
年翻一番。新世纪以来，新技术、
新经济革命如潮水般涌来，更是让
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总之，近
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
过去三千年的总和还要多。有种说
法，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
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
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
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
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
进的步伐。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
生，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困乏时代。
粉碎“四人帮”之初，出版社为应
对读书难的窘境，重印了一些经典
名著。那时，我还在乡下，听说北

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出现过昼夜排队抢
购图书的场面，叫人羡慕不已。毕
竟，他们终于有书可读，而我，还在
乡下“修理”地球，无缘抢购图书。
此后，图书市场逐渐活跃，读书难的
状况迅速改观。20世纪80年代，全
民读书，如饥似渴，留下了浓郁的时
代烙印。

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数字文献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
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
的时代，我们的大脑成为了各类知识
竞相涌入的“跑马场”，很少有消化
吸收的机会。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
书虽然越来越多，但读书的人似乎越
来越少。在过去无书可读的年代，大
家特别想读书，偶然得一本书，即使
是手抄本，都抢着去读，十分珍惜。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手机、电脑
等各类新媒介迅速抢占我们的视听空
间，不断投递各种信息，阅读越来越
碎片化、快餐化。久而久之，读者又
会感到空虚，觉得这种阅读留不下什
么东西。作为出版人，作为教育工作
者，大家似乎都有这种担忧：不能让
快餐文化占据我们生活的全部。不仅
新媒体，商品经济也在催生着新的价
值观，那就是以实用为标准来衡量一
切。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很容易缺失
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精神。身
处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时常能感

受到焦虑，面临着选择的艰难，迷惘
于进退的失据。这是一种文化转型时
期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
现过。

我们知道，在纸张发明之前，文
字主要凭借甲骨和竹简来记载和传
播，受到载体的制约，文字通常很简
约。东汉之后，纸张开始大量出现，
图书有了市场，于是在大城市中，书
店应运而生。王充就是在书肆中开始
读书生涯的。书店的出现，说明新型
文化的普及时代来临。传统的文化典
籍，新颖的文学创作，得到了广大读
者的认可和接受。西晋文学家左思
《三都赋》问世之后，可以使“洛阳
纸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雕版
印刷，尤其是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
的活字印刷，更是伟大的发明。北宋
沈括的《梦溪笔谈》及时地把这一发
明记录下来。他说，如果印数较少，
活字印刷未必占有优势；如果印上千
份，就会显出神奇的效果。印刷时，
一般备用两块版排字，一版印刷时，
另外一块版上业已排好字，一版印
完，另一版迅速跟进，这样轮番进
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这样，书籍
得以成倍增长，读者取阅极为便利。

这是宋代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学
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漫长的中国学
术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抄本
的时代，一是刻本的时代。所谓抄本

时代，就是雕版印刷出现以前的时
期。抄本时代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文
本的流动性、不稳定性，甚至还有一
些不可靠性。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
提出所谓从唐到宋是中国“中古”进
入“近世”的变革。这个大的判断是
否正确，这里姑且不论。但他认为唐
宋不一样，确是事实。一个最显著的
区别是，唐代及其以前是抄本的时
代，宋代是雕版印刷的时代。

雕版印刷的发明，书籍成倍增
加，流通更加便利。这本是利国利民
的好事，但不承想又衍生出另外一种
趋势，即书多了，人们反而不再愿意
精读，或者说没有心思去精读。宋人
读书很多，崇尚心解经典，强调性理
之学，都觉得自己近似圣人，甚至以
圣人自居。如何成为圣人，却有不同
的看法。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想立足
于这个社会，首先要读书，并且要熟
读圣贤书，从圣人的言论中发掘天理
深意。《朱子语类》头三卷讲的就是
读书法，反反复复、翻来覆去地讲怎
样读书、怎样读好经典。他的《韩文
考异》《诗集传》《周易本义》《楚辞
集注》等，都是围绕古代经典而做的
工作。可以说，朱熹这一辈子，就干
一件事，就是勤勤恳恳、乐此不疲地
叮嘱人们要读圣人书。陆九渊的观点
与此相反。他认为，圣人的时代，可
读的书并不多，他们通过自己的思

索，创造出天才的思想。如果跟在他
们后面读书，只能读到糟粕。淳熙二
年（1175年），吕祖谦约请朱熹和陆
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鹅湖寺。陆九
渊作诗：“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
业竟浮沉。”三年后朱熹《鹅湖寺和
陆子寿》：“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
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
间有古今。”就是对陆九渊而言。当
然参加这次聚会的朱亨道总结说：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
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
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熹、陆九渊的是非曲直，这里
也姑且不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一样
的，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只是解
决问题的思路不同。他们都承认，雕
版印刷术的发明，具有颠覆性的能
量。从此，读书的方式、做学问的方
式也必然发生重要的变化。就像纸张
的发明，促使文化普及，重心下移。
过去为少数人垄断的学术文化迅速为
大众所熟知，信口雌黄、大讲天人合
一的今文经学由此败落。雕版印刷的
发明也具有这种革命性意义，人们也
不再迷信权威，而是更多地强调自己
的感受和理解。这种学风的变化固然
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同时也与
这种文字载体的变化密切相关。

今天强调重读经典，依然有着现
实意义。

■

“如何读经典”方法论：立足自身文化立场
今天，我们对快餐文化、舶来

的“短平快”文化，已经有了不满
足感。“短平快”的东西可以迅速
地捕获大部分人，但是它很难在人
的心灵上扎根。那么，我们该怎样
选择呢？答案简洁明快：坚守中华
文化传统，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作
为一个中国人，最终还要站在中华
民族的立场，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
中去。

近十来年，人们都在探讨如何
回到中华文化本位，以应对时代的
挑战。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大的历史
观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有一个特
点，就是极具包容性。在中国几千
年的历史文化中，朝代不断更迭，
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不断融入
中华文化的大家庭里。西方的一些
观点，如“崖山之后无中国”“新
清史”等，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来看，这些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崖
山就是南宋小皇帝投海的地方，持

“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论者，无外
乎认为，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投海
后，蒙古族入主中原，中华文化就
断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构成，

本来就是多元一体。任何一个民族入
主中原之后，都要认祖归宗，蒙元也
不例外。所谓“新清史”，是说清军
入关后，中华文化也已不是原来意义
上的概念。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
答。坐落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宏伟

的中华帝王庙，到那里走一走就知道
答案了。康熙皇帝晚年，政权稳定
后，他想把历代帝王庙从南京迁到北
京，后来，乾隆皇帝把这个事情落实
了。历代帝王庙里现在还有乾隆皇帝
撰写的碑刻，上面有这样一句话：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不管是东
夷，还是南蛮，或者北狄、西戎，都
凝聚在“中华统绪”这条悠长的历史
轴线上。持“新清史”论调的人，不
能无视这个基本事实。几千年来，中
华民族历经磨难，但始终屹立不倒，
最根本的原因不在军事实力，不在政
治实力，而在文化。中华版图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大家长相不一样，语
言有区别，是什么将如此辽阔土地上
这么多的人集合在一起？毫无疑问，
就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
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
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支撑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就是中华
传统文化，而它的“根”就在我们的
经典里，就在一个“化”字上。

《周易·彖辞》：“刚柔交错，天
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
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察”与“化”对举，则“化”
是指变化，尤其是通过文明的方式促
成这种变化。诚如《庄子·逍遥游》
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中华文化
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强调多元一

体，以文化人，润物无声，顺随自然
而变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真、善、美
的完整统一；强调整体思考，注意到
万事万物的密切联系，这便与近代科
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
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
同。另外，中华文化强调责任意识、
奉献精神、合作理念；强调以文化天
下，春风化雨。这又与西方文化以利
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
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
别。这些深邃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
人的血脉中，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生
机，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2014
年 2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
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
力、凝聚力、感召力。”习近平总书
记把中华文化的这种生命力、凝聚力
和感召力，上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
上，上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上。

阅读经典，不仅仅是为了扩大知
识，更是为了凝聚民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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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培育：出版人的努力会有回报
中国的经典很多，除了一般意

义上说的儒家经典之外，还有文学
经典、历史经典、哲学经典，以及马
克思主义经典、中国红色经典等。
事实上，经典早已融入每一个中国
人的生活当中。你可能尚未察觉，
可能没有读过这些书，但是你的血
脉深处是有这些文化基因的。这是
从一代代人的耳传、口授，乃至一代
又一代人的阅读当中生发出来的。

中国人教育孩子从小要立志，
要修身养性、礼乐文明。什么叫礼
乐文明？从大处讲，礼乐文明是一
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的规章；往
小处讲，具体到个人，就是一个人如
何处事。所谓礼，无外乎就是规章
制度，就是规矩。一个人要讲礼，一
个族群要讲礼，就要有规矩。在中
国古代，礼的作用非常大。《陈政事
疏》中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
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
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
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即
是说，礼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等
发生之前，而法的作用主要在事故、
灾难发生之后。“禁于将然之前”的
礼，其贵在能绝恶于未萌，起教于细
小，使人们从开始就见善则迁，畏罪
而离，不知不觉就自动地从善避罪。

从善还不够，还要爱美、求真，这就
是需要“乐”的介入。中国古代的乐教，
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音乐，而是美
育教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
无以立”。《诗》是中国美育教育的重要
内容，纯真自然，这与后来的诗词创作，
迥然有别。诗词创作，按理说应当能反
映作者的真情，但有时也会说假话，这
是不言而喻的。“乐”却不能作假。《乐
记》：“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
也；声者，乐之象也”，《吕氏春秋·音
初》：“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
匿”。为此，孔颖达《毛诗正义》特别关
注到诗乐本质的差异，这是美育教育的
重要内容。“乐”不仅美，更蕴含了一个

“真”字，所以感人。《孟子·尽心》：“仁
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就说明了音
乐的教化作用。有了礼，有了乐，便具
有了传统的人文精神。这是正面的教
育。此外，便有“法”来守住底线。“礼之
所为生难知也”，见效慢，推行难，而法
的效用很快，“是故法之所用易见”。
礼、乐、法互补，礼是王道，乐是美育，法
是霸道。这是贾谊思想的核心所在，也
是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二十四史”
中，“礼乐志”一定在最前面，“刑法志”
通常殿后，礼乐文化与法制文明相结
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

由此看出，古代中国人并不追求西

方那种“超道德”的“大全”“上帝”，却将
道德的、人生的哲学视为“终极关怀”，
而这种关怀往往又是通过审美来实现
的。在美学追求方面，中国人始终将内
在与外在、形式与内容、景象与情感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明确辨识
度的中华美学精神和美学追求。

儒家学说很早就把“尽善尽美”作
为一种审美评价标准。《论语·八佾》中
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
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
子认为“韶乐”美善兼备，“武乐”却缺
少了善。在孔子的审美判断中，艺术
必须既“尽善”又“尽美”，才能引起人
愉悦的审美体验。在孔子以善为核心
的美学体系构架中，“善”无疑所指向
的是内容的和精神的，而“美”则是感
官的和形式的。也就是说，“尽美”指
的是形式，“尽善”指的是内容。所以

“尽善尽美”实际上指的就是形神兼
备，指的是外在形式和内在状态的统
一。孔子在闻听韶乐后“三月不知肉
味”，自然地流露出了儒家极高的审美
品位。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在表达
自己对他人的审美判断时也说：“形象
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象虽
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我们的
经典文化作品，就是要传达这样一种
审美情趣，让读者在日常生活中耳濡

目染，有助于净化人们的心灵，有助于
照亮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有助于
增长我们中国人的底气和自信。在社
会商业化氛围下，对人的精神的培育
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出版界、教育界
都在努力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表面上看，我们做的似乎看不见效果，
或者效果不明显。这确实不像商业投
入，投入之后可以看到具体的产出，但
我们总还是需要文化的。

许多前辈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作
为人生理想，做研究、当老师、办机构，
一步步地向着理想前行。他们在万千
青年心中植下了赓续中华文脉的种
子，为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
贡献了无尽力量和智慧。当我们捧起
前辈们一代又一代的著述，不禁为他
们的坚守和执着感动。我相信我们的
晚辈，在回望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期望
能收获这种感动。如果每一个人、每
一代人，都可以在经典的阅读和传承
中收获感动，我们的文明是永远都不
会衰落的。

近年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国学经典典藏版”“国学经典”

“家藏文库”“刘学锴讲唐诗”等经典普
及图书已经有200余种。当然，这200
多的数字放在中国古籍的汪洋大海
里，还只是小部分。中国的古籍，按照

现在保守的说法有20多万种。20多
万种不一定都是珍品，但是留下来的
终究是经过了历史筛选的。前代学者
的背影，是后来学者仰望的星空。后
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站在这样的立
场，我们需要不断地警醒自己，不断地
反问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将能给后人
留下什么？最基本的目标应当实现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国的学术
链条上留下我们这一代的印痕，为下
一代开创更广阔的天地。

▲《国学经典典藏》（部分）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兼
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
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成
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
小组成员等。出版专著有 《秦汉
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
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

《中古文学文献学》《赋到沧桑
——中国古典诗歌引论》《从师
记》 等，论文集 《古典文学文献
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走向
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
学研究》《回归中的超越——文学
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等。


